
春风浩荡，绿满大地。枯寂了一

冬的植物，迎风而长，长得恣意而悠

然。炊烟袅袅兮，人间烟火气。对于

一个村庄的记忆，在春天，复活在我的

舌尖上。

鱼腥草

萧瑟而漫长的冬天，在我的家乡，

你是寻不到鱼腥草的影子的。它静静

地蛰伏于地表之下，仿佛睡着了一般。

到了春日，某个夜里的一声春雷，

就唤醒了沉睡一季的鱼腥草。

起初，它羞答答地冒出几根细细

的小芽儿，晒上一两天太阳，小芽儿

就长成了小叶片，在阳光下泛出微微

的紫、嫩嫩的绿，如同一个个娇俏的

小姑娘，怯怯地，张望着春天。然后，

它就悄悄地，在故乡的田埂外、水沟

边，无声无息地，长成星星点点的一

片片紫绿。

这紫绿，深深地诱惑着孩子们。

于是，放学回家后，我们就三五成群地

走向田埂和水沟。

间杂在草丛中的鱼腥草，并不难

寻。孩子们欢呼着四散开去，随后，各

自为阵，圈地为记，开始忙着挖鱼腥

草。一个小竹篮，一把小挖锄，一身的

泥土，一路的笑声，是春天最温暖的画

卷，是孩子们最深的眷念。

小小的竹篮里，鱼腥草一点点多

起来。突然记起，出门前，母亲有交

代，鱼腥草的根比叶好吃。挖锄就顺

着草茎深挖下去，沿着未知的路径，挖

出一片纵横交错的白色的根。

夕阳西下，倦鸟归林。村口传来

母亲呼唤我们回家的声音，我们满载

而归。

乡下人的晚餐，质朴又丰盛。母

亲把鱼腥草根择洗干净，切成小节，加

一点韭菜或蒜苗，拌上辣椒酱，一盘色

香味俱全的凉拌鱼腥草就上桌了。那

些紫绿色的鱼腥草叶子，母亲并没有

舍得扔掉，在腊肉火锅里，涮一下，入

口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椿天芽

秋天，父亲在菜地边上扦插了一

些香椿树枝，并吩咐我们每天浇水。

一周之后，有几支枯萎死掉了，活着的

那些树枝，经沐了一秋一冬的风雨，长

成了日渐茁壮的小树苗。

阳春三月，香椿树开始发芽。小

小的树顶上，生发出羽毛般小小的叶

子。叶片有序对生，簇拥在香椿树的

枝丫上，仿佛一朵朵大小不一的红褐

色的花。

清晨的露水在太阳下闪烁，母亲

采回一小把嫩嫩的椿天芽，唤我们姐

妹起床。厨房里，传来母亲忙碌的声

音。很快，椿天芽焯水时散发的浓郁

香气，扑鼻而来。

母亲将焯水后的椿天芽过水切

碎，打入鸡蛋，加入简单的佐料，搅拌

均匀后，倒入油已烧热的炒锅，待鸡

蛋的一面炒熟定型后翻面，很快，椿

天芽炒鸡蛋就完成了。母亲用最早

的椿天芽，炒上母鸡新生的两个鸡

蛋，让春天的味道弥漫在我们的唇齿

之间。

母亲说，香椿要吃嫩。在椿天芽

没有老掉之前，母亲便换着花样做出

以椿天芽为食材的各种美味佳肴，清

炒，凉拌，做咸菜……在那个物质匮

乏的年代，勤劳的母亲享受着物尽所

用的快乐。

香椿树生长得很快，不几年，当初

的那些细细弱弱的小树苗，就长成了

伫立在我家菜地边上的高大乔木。深

褐色的树皮，粗糙不平。往年掰掉了

香椿芽的伤口，在时间里愈合成一个

个深深浅浅的节疤，在来年的春风里，

又长出新的芽、新的叶。

春去春又回，人间有春味。又到

了一年一度吃鱼腥草、椿天芽和蒿子

饭的季节。我在无限的春味里，思念

母亲。

人间有春味
□ 付金华

舌舌尖美味

估计很多人不知道野蒜，别说吃
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过，更没看过。从
小在乡村长大的我，却视其为美食。
青黄不接的春季，许多蔬菜都没上市，
菜园里只有葱绿的菜苗，尚未开花结
果或长成可以吃的样子。此时在山间
地头，有一种长得像韭菜的野菜，正在
春风的吹拂下，微笑着向我招手。她
就是野蒜，家乡人常叫她小蒜。

野蒜也叫小根蒜、山蒜、苦蒜等，
其味也确实有点苦。不仅地上的茎叶
可以吃，地下的鳞茎部分也可吃。外
观看，野蒜长得细长，不像大蒜倒像韭
菜，所以老家也称之为野韭菜。但鳞
茎部位又像小号的大蒜头，或许这就
是叫她野蒜的原因吧！只是又圆又
白的鳞茎，不像大蒜头可以掰成许多
瓣，但能与茎叶一起炒了吃，味道很
鲜美。

食用方法简单，可以像韭菜一样
炒鸡蛋，也可以像香椿一样涨蛋。将
新鲜野蒜洗净后控水，茎叶切成两三
厘米长的小段，鳞茎一分为二即可。
将鸡蛋快速翻炒后，铲起来放在碟子
里备用。重新往锅里倒油，大火翻炒
切好的野蒜，待八分熟时，将也是八
分熟的鸡蛋倒入锅里，再一起翻炒，
两分钟后即可起锅，一碗鲜香的野蒜
炒鸡蛋便做好了。除了油盐，什么作
料也不用放，包括味精和酱油，因为
野蒜本就有一股清香，调味品容易掩
盖她的味道，而食客要的就是她的原
汁原味。

自从离开乡村在城市生活，至少
有 20多年没吃过野蒜了。机缘巧合，
那天在朋友家玩，他说家门口有一种
野菜叫野蒜，喜欢吃现在就可以去

拔。他把我带到揽月河边，指着野菜
跟我说，这就是“野蒜”。我定睛一看，
原来是小时候吃过的小蒜，算是老朋
友重逢，感到特别亲切。朋友说，他以
前也不知道门口有可吃的野蒜，因为
他压根不认识，也从未吃过，是在他家
门口拔野蒜的人告诉他的。

我当即拔了点回去，第二天就迫
不及待地炒了，因为我想重新体会那
种久违的味道。当然，准确地说，这次
我不是拔，是掐，因为我是在根部以上
掐断的，没有整个拔起来。后来，我偶
遇那个拔野蒜的人，原来是小区保安，
他不仅拔了一大袋，而且连白色的鳞
茎一块拔了出来。他说，白色的鳞茎
好吃呢。第二次我也连鳞茎一起拔
了，切碎了炒鸡蛋，微苦中有种淡淡的
清香，是我熟悉的味道。

按说野蒜生命力旺盛，像村姑，朴
素而坚强，主要长在山野乡村，城里难
觅踪影，因为我从未在菜市场见过。
可她竟在小区门口的河边肆意地生
长，难道她是追随我而来？难道她知
道我身处城市的孤独，知道远离家乡
的我心中总有一股思乡之情在涌动，
所以才跋山涉水自千里之外向我奔赴
而来？也许是的，因为我看见她，就想
起小时候扯野蒜、吃野蒜的经历，想起
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感到特别
熟悉和亲切。

她是被飞鸟捎来的家乡的种子
吗？她是在给我传递家乡的讯息吗？
我想也是的，肯定是家乡的亲人在想
我，而我也想念家乡的亲人。我要告
诉他们，这里也有家乡一样的小蒜，看
见小蒜犹如看见他们。他们就在我身
边，从未远离。

春风送暖野蒜香
□ 翁衡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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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诗意荆州

有黄山头在
不必另立山头
同根，同源，同血脉

隔墙有耳
隔壁有亲
一脚踏两省，一脚踏两县，一脚踏两镇
一不小心，就走了亲戚

此番特意，越界而去
从安乡去了公安
袁氏三兄弟安息了这么久

不打搅，也该去悄悄看一看

平原如此宽裕
袁宗道、袁中道睡了通铺
紧挨着，能听见彼此的心跳与呼吸
袁宏道在隔壁，开了一个单间
保持了同一个频道

中年的袁氏三兄弟
深埋了满腹才华
却把独树一帜的公安派
奉献给了茫茫人间

公安三袁（外一首）
□ 陈惠芳

雨夜，从黄山头潜入荆江边
迷离之中，感悟劳动大军的坚忍
诗人的歌吟细小
这才是惊天动地的大手笔

从南到北
从安乡到公安
从虎渡河到太平口
从南闸到北闸
从节制闸到进洪闸

一双巨手，南北开弓，左右开弓
钳制了水患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
长江万里，治在荆江

长江，荆江，都有久远的履历
表面的平静
藏掖着凶猛
人世间的从容踱步
需要抑制心中狂乱的波涛

荆江分洪闸

从山坡上，从马路边走来
一长条开得正盛的海棠花映入眼帘
粉白相间，舞动玉带天纱般的身姿
浪漫、轻盈,那是春天的第一抹暖意

一树粉红在枝间跃动、流连
游人的脸颊、蓝蓝的天空，染上几分粉嫩
一簇簇绽放的海棠，犹如少女红唇

吻醒沉睡的大地，涂抹秀丽山河

以风为曲，以枝为台
海棠花飞旋起来
抬头满眼是花,低头满地是瓣
一场凄美花瓣雨，舍弃所有浪漫
舞尽生命的全部，舞出春的暖意
让人心生欢喜

海棠依旧笑春风
□ 梅红

身处于黄金年华，必要生机勃发
吐露在蔚蓝的天空下
好似娇嫩的脸颊

那是生命中的精华
受到万般呵护，令人青睐有加
怎么舍得抛弃，予以接纳

虽然身影并非绚烂
只见洁白无瑕

许多目光朝之飘洒
浑身沾染着光辉，似乎要升华

想要躲藏起来，生怕风吹雨打
但是不能移居到闺房里
因为还要获得雨露的滋养啊

为了蕴育而生一粒金黄的果实
化解饥渴的眼神
诉说着一句赞许的话

一束稻花
□ 傅志强

那香是多年就有的香
那黄是金灿灿的黄
那一片在微风中
浪花般簇拥的摇曳
就铺展在我的故乡

似乎是故乡才有的芬芳
似乎是故乡才有的明亮

映衬着清澈的河流
映衬着白云行走的蓝
映衬着村姑红红的脸蛋

梦见一片油菜花
就开在我乡音依旧的村庄
她像一片深情的流水
漫过我一年一年的眺望

梦见一片油菜花
□ 周忠义

我去过远方
披星戴月风雨兼程
见到心心念念的宝贝儿子
他在高铁站台等着我

拉开距离的美感
走进了
一个叫异乡的地方
哪里风景怡人
鲜花开在房子周围

转眼间你长成大男孩
小肩膀学会了承担
我在你的庇佑下
觉得一切格外欣慰格外心安

下次还会再见面
我走了 带着沉重的思念
在日后花开日子里
彼此守护，彼此温暖
你是我生命中的圆满

我的远方
□ 王国苹

农谚说“清明浸种，谷雨下秧”。
我高考落榜后的第二年春天，也

就是1983年。在忽寒忽暖的清明季，
农人们各家各户开始浸稻种，用各式
各样的蛇皮袋装着精心选好的稻种，
悬挂在门前水泥船帮的河水里，浸泡
两、三天后捞起倒入厨房里的大铁
锅。母亲边用不冷不热的温开水洒入
稻种，边拌匀。摊开的种子在自家室
内的温床上舒展、伸腰，睁开惺忪的眼
睛，待渐渐鼓出腰身，嘴角破了口露出
洁白的胡须，于是稻种形成了。

时间刚好到了谷雨。父亲小心谨
慎地用双手掬入芭斗，来到精心伺候
半年的秧池边，像给鸡子喂食一般轻
轻地洒落。其动作飘逸、洒脱，在空中
留下道道抛物线，那情景至今仍储存
在我的记忆深处。

稻谷落入秧床后，我从秧池间的
水沟里，用铁锨铲来薄薄的泥浆，轻轻
覆盖在谷粒上，用铁锨涂抹成黑褐色，
远远看上去，秧池田犹如工工整整的
书法作品引人注目。

为防止麻雀等鸟儿到秧池觅食，
我连忙用向日葵秸秆插在秧池边，上
边用稻草捆绑成稻草人，春风荡漾，稻
草人的双臂转动，吓得麻雀们不敢越
秧池一步。

谷雨季节，春雨充沛。人们最担
心第二天的秧池里的种子，被雨淋得
露出了真容。这时父亲和我赤着脚，
继续用铁锨铲泥浆覆盖裸露的稻种。
二次返工，累得浑身散了架。

其实做落谷的秧池才是最受罪的
活计。从秋收后经过漫长的冬天，再
到春天，秧池土块日晒雨淋，饱经风
霜。我回到家中，俨然成为父亲种田
的好帮手。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学
做秧池。

做秧池田的地方，是上年秋后，预
留的一块旱地，旋耕深翻，冬日冻疏，
年前下肥，待谷雨前夕把秧田整平。
先深耕，后破垡再施肥直至蓄水成池。
父亲率先光着脚，踩着吱吱着响的冰
凌，泥土从脚丫间浸出，我见状，脱去鞋
袜，卷起裤管，学样有样地走进刺骨的
水田里，不一会儿，两腿冻得像刚出锅
的炒虾一般通红，微微颤抖着。随着劳
动的专注，全身的血液好似沸腾起来，
浑身暖洋洋的。父子俩靠着“眼怕手不
怕”的毅力将半片的水田，改成一片片
修长的秧池，再洒上发酵好的塘泥，上
好雪白的碳铵，还有家里留存的草木
灰，加上薄薄的一层水，秧池终于做成，
人也成了个泥猴子。我这才理解汗滴
禾下土的真谛。

随着时代变迁，传统的谷雨下秧
早已成了老黄历，取而代之的是旱育
秧和机械化育秧。直到麦收时节，旱
秧池星罗棋布般地在家乡的田野呈
现。转眼间，广袤的田野里一辆辆插
秧机穿梭其间，不到十天时间，无垠的
原野留下一排排、一块块、一爿爿笔直
的、绿色的诗行。

谷雨雨缠绵，下秧成记忆。谷雨下
秧将成为我们心中一道抹不去的乡愁。

谷雨缠绵的乡愁
□ 许佳荣

春日，我总欲踏春寻韵，于古诗词
中觅得那丝丝春意，感受古人笔下的
盎然生机。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
烟。”这句诗，如同一幅精致的春日长
卷，缓缓铺陈在眼前。瞧那河畔的杨
柳，绿丝垂挂，轻轻摇曳，宛如婀娜多
姿的少女，在春风的轻抚下，翩翩起
舞。那丝丝绿绦，随风轻拂水面，荡起
层层涟漪，犹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
令人心醉神迷。“草长”与“莺飞”，诗中
的这两个词，仿佛将春天的气息与活
力都捕捉了进来。新生的绿草在二月
的阳光下茁壮成长，铺满了大地，形成
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海洋。而莺鸟们
则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欢快的鸣叫声
在春风中回荡，为这美好的春天增添
了一抹动人的色彩。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
知。”苏轼笔下的《惠崇春江晚景》如一
幅细腻的初春画卷，徐徐展开。竹影
婆娑，绿意盈盈，虽尚未茂密成荫，却
已透露出春的气息。而那三两枝桃
花，含苞待放，恰似羞涩的少女，在枝
头轻轻摇曳，她们的花瓣初绽，艳若朝
霞，犹如春天的信使，为大地带来一片
生机。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孟郊
的“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桃花
亦如那虚虚草，悄然绽放，诉说着春天

的故事。而下联“春江水暖鸭先知”则
更添一抹生动。春水渐暖，波光粼粼，
仿佛能感受到那丝丝缕缕的暖意。一
个“暖”字，仿佛让整个画面都活了起
来，让人仿佛置身于那潋滟的春水之
旁，感受着春天的温柔与美好。而那
江面上的鸭子，更是春天的精灵，它们
或悠然戏水，或欢快觅食，似乎早已感
知到这春天的到来，尽情享受着这难
得的美好时光。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
这首《春夜喜雨》，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
春雨的悄然与润物无声的美妙。夜色
渐浓，万物静谧，而春雨，却在这宁静中
悄然“潜入”，似一位谦逊的使者，轻轻
地拂过花瓣，拂过叶尖，拂过每一个生
命的角落。它没有惊扰任何生灵，只是
默默地、无声地润色着万物。那春雨，
是如此细腻，它“润物细无声”，润色着
大地的每一寸肌肤。在它的轻抚下，
花儿更加娇艳欲滴，草儿更加翠绿鲜
嫩，一切都显得如此生机勃勃。它如
同一位高超的画家，用无色的画笔，为
大地勾勒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春日赏韵，古诗词中的春天，犹如
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陶醉其中。
在这万物复苏的季节里，让我们一同
走进古诗词的世界，去感受那丝丝春
意，品味那悠悠雅韵。

踏春寻韵诗意浓
□ 张元丽

一场春雨过去，老屋后方的空地
上，又长起了一株不知名的高大植物，
这里的花草树木每年总会一茬接一茬
生长起来，到了春天，外面的藤蔓和枝
桠就会挤进房里，溢满整个后院。

老屋分前后两部分，前楼是黄土
打的一层瓦楼，后楼是红砖砌起的五
层小楼，后面是几个邻居共同的小院
子。前楼和后楼用南方常用的露天天
井连接，入春的第一场雨，奶奶总要拿
一个脸盆接起一盆的雨水，浇到她的
绿植里去，奶奶说，春雨贵如油，接点
雨水浇进去绿植好生长。我那时也不
懂，只管把盆里的水朝空中泼去，看水
滴四散而下的场景。我喜欢盯着四散
的水滴反射阳光在墙上映出的点点光
芒，这些不断变化的光芒就像夜空闪
烁的星星，一闪一闪，和屋后蔓延而来
的爬山虎相映成趣，十分漂亮。

春天换季常常生病，母亲不知从
哪里听来的偏方，说小孩子在太阳底
下洗澡可以增强体质。所以天井也成
了我的天然“浴室”。每次洗澡前，母
亲会到空地上扯些蒲公英熬出一大桶
水，然后灌入一个大澡盆，在天井里放
凉一会儿，记忆里那个澡盆非常大，我
一进去就可以躺下，母亲在澡盆里会
放一些有趣的洗澡玩具，能浮起来嘎
嘎叫的小黄鸭是我的最爱，母亲一边
帮我洗着澡一边逗我玩，太阳照在身
上愈发舒服，就这样我和母亲的笑声
喧闹了整个老屋。

前楼是父母开的南货店，每天要
早起把收进店里的东西摆开来，让客
人一眼就可以找到想要的。前楼总是
很拥挤，一屋子满是货架，货架里满是

货物，我喜欢在玲琅满目的南货里面
做作业，有时候几个啤酒箱就可以成
为我的书桌，然后从货架上挑选自己
爱吃的零食，装一塑料袋，躲在错落层
叠的货箱里，那种在拥挤的货物里做
作业的感觉让我觉得很舒服、很安稳，
春天潮热，全身黏腻，又很疲乏的时
候，我最喜欢躺在装货的大纸箱上，周
围堆满了纸箱，外面开始下雨，我则躺
在纸箱堆里睡觉，十分舒适。

与前楼的热闹不同，后楼则安静多
了。我喜欢和奶奶住，奶奶每天晚上都
有讲不完的故事，小红帽和大灰狼在奶
奶那里有许多版本，每次讲都不一样。
那时爱赖床，爷爷和奶奶早起了，房间
被照的透亮，窗外那方荒地上长起的大
树总会用它的枝干拍着玻璃，似乎是在
叫我起床。那株大树好像从未枯败过，
到了春天就开花，秋天就结果，冬天始
终常青，它也陪伴我走过了许多时光。

后楼阳台最右边用砖砌起了一个
洗手池，池子上接了一个水龙头，春天
常下雨，下雨时，我最爱拿着水管套在
龙头上，捏紧管子出水口让水洒出扇
形的模样，我会扯着管子到处喷水，经
常把水弄得到处都是，本以为借着下
雨的档口，可以说是雨水打湿的这些
地方，可还是挨了骂，我拿着长长的管
子把水溅到了房间里面，母亲每次在
找哪里漏水了，好一通找，直到一次发
现我藏起来的湿漉漉的管子，才知道
是我贪玩弄得到处是水。

这栋朴实的老房子在这个春天仿
佛又焕然一新，它记录着漫长岁月的
美好往事，我相信这间老屋还会继续
见证许多个将要到来的美好日常。

春满老屋好时光
□ 刘平安

生生活随笔

谚语无语。明媚在只此
青绿的画中
触类旁通的雨滴
在琢磨杜鹃鸟的懵懂

面对川溪，肯定有延绵
不息的烟霏
而菜畦里
昔年的一尊稻草人
即使隐忍丛生
却把一个个掰不开的日子

在念物般的寂色中
守成红尘烙印

还在急急匆匆，阡陌上
交错辛艰，洗去汗中的盐
让种子在丰稔的意愿里
放养。打开乡土
也打开时光的期望

全然承袭。反复在山一程
水一程之中，淋漓

当谷雨打开乡土（外一首）
□ 王传顺

稍微留心。风，很有风度地弯腰
邀请谷雨的雨
走进春天更深的地方
一些烟霭把悄然的柔情
蜜意烘衬

但是你在寻找

寻找布谷鸟的始鸣
把重复的节奏当作
催促

泥土怀揣的墨色依旧
浓酽，四月的乡韵握紧
几缕炊烟。你的赶赴

走进春天更深的地方


